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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Chinese/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调查湘方言变体（具体说长沙方言）体貌的形态和句法特征。

前者是汉语十大方言（普通话、赣、湘、吴、粤、客家、闽、平话以及徽

语）。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对湘语长沙话的体貌进行了全面的描写

和分析。我们的研究立足于外部体和内部体的一般理论及二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目的在于对这些理论做出贡献。 

过去关于湘方言体研究的文献大多关注湘语和汉语之间的比较，而不

太关注湘语本身或者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考察湘语体特征。以体貌意义的表

达为例。湘方言广泛出现的同一个体标记被用来表示一种以上的意义，或

者一个以上的体标记用来表示同一种体貌意义这样的现象很少受到人们

的关注。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对长沙方言（更广泛意义上而言，湘方言）

的体貌系统中这种特质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进而对整个湘语体貌系统进行

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于两个体标记词 ta
21

 和 ka
41，分别记作“哒”

和“咖”的用法。“哒”能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体意义：完成体和非完成体；

“咖”常被认为是一个完成体标记，但大多时候常常需要和“哒”搭配使用，

否则会引起不合语法现象。 

根据这些观察，我们在本研究中提出下面这些问题： 

 

i)“哒”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分布如何解释？ 

 ii) 我们如何解释湘方言，或者说长沙方言中，同一个体标记能够用来

表示不同的体意义的现象？ 

 iii) 我们如何解释“咖”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分布？ 

 

    研究中，我们首先对“哒”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分布进行分析。与传统方法不同，

我们指出有两个体标记，共享同一个形式。我们将其区分为“哒完成体”和“哒进行

体”，前者是一个完成体标记，后者是一个进行体标记。然后，我们分析指出“哒

完成体”和“哒进行体”的区别在于表示完成体意义的“哒”句法位置高于表示进行体

意义的“哒”，并由此解释，“哒”在哪些情况下表示完成体意义，在哪些情况

下，“哒”表示进行体意义。“哒完成体” 位于内部体位置，但是在外部体位置获

得语义解释；“哒进行体”同样位于内部体位置，不过，低于“哒完成体”。分析过程

中，我们主要借用 Sybesma’s (2017)关于汉语体貌系统的理论，后者认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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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体是一个三层次的结构。我们指出，这一点上，长沙方言与汉语是一致

的。根据 Sybesma’s (2017) 汉语体貌内部体结构表示如（1）。 

 

(1)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同时也借用 Tsai (2008)的一些看法，认为， i) 事

件变量需要在句法上获得允准。ii) 句法意义上的时制锚定是允准事件变量

的方式之一。英语的时制具有显性的形态标记，其本身很“强”，可以允准

事件变量；而汉语普通话里，没有显性的时制标记，相对来说，其时制比

较“弱”，不能用来充当有效允准语，因此汉语时制需要其他方式来得到允

准。 

在上述这些理论基础上，我们提出，“哒完成体”尽管没有处于外部体位

置，但是与外部体之间关系密切， 事实上它在外部体上获得语义解释，

因此它能够用来加强时制，以便后者能够允准事件变量。这可以解释为什

么“哒完成体”能够独立使用，而不需要其他成分搭配。这一点上，“哒进行体”与“哒

完成体”不同。“哒进行体”的句法位置比“哒完成体”低。由于其离外部体太远，中间

受到完成体的阻挡，因此不能用来“加强”时制，以便事件论元获得允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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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 Tsai（2008）的话来说，无法得到“拼读”）。值得说明的是，即使内

部体中最高位置上的中心语没有被填充（或者说投射），这个位置依然存

在。为了使句子合法，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成分来帮助时制完成允准事件

变量的工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哒进行体”不能与“哒完成体”一样独立使用，而

总是需要其他成分搭配使用。Tsai (2008) 所提到情态动词、否定动词、体

标记词、并列事件、从属事件等所有这些用来帮助句子实现时制锚定的方

法在长沙方言都同样有效，也正是这些成分的出现，长沙方言中“哒进行体”

才能实现其进行体标记功能。具体例句见（2）. 

 

（2） a. 他冇看哒电视。他没在看电视。 

          b. 他看哒电视。  他看了电视。 

 

“哒”在（2a）里只能表示进行体语义。而在(2b) 里，句子中没有出现

否定副词，句子不能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

如果我们一律将“哒”看作是一个完成体标记，（2a）的语义特征很难解释。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含否定副词的结构里，一个完成体标记必须产生进行体

意义（并且从汉语来看，我们更不清楚为什么完成体标记能够出现在这个

句子中，因为一般情况下完成体与否定副词呈互补分布。）现在我们将“哒

进行体”和“哒完成体”区分开来，（2a）中的观察也就完全能得到合理解释。具体

说，该句子中“哒”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成体标记，而是一个进行体标记。否

定标记“冇”能够允准事件论元（Tsai 2008:681）。 

除了提出“哒进行体”可以用作进行体标记，位于内部体位置之外，我们

认为长沙方言外部体中，还存在另一个进行体标记：“在咯”，后者位于动

词前位置。这也就是说，湘方言中存在两个进行体标记，一个是“哒进行体”，

另一个是动词前“在咯”。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句法和语义差异。“在咯”位

于外部体位置；而“哒进行体”位于内部体位置。“在咯”着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而“哒进行体”同时关注进行意义和持续意义。另外，与“在咯”不同，“哒进行体”

总是需要其他成分搭配使用。 

前面已经提到，在先前文献中，“咖”也被当作一个完成体标记。而在

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咖”不应该看作是一个完成体标记。主要原因是，

“咖”的句法分布与“哒”相比更为复杂。例如，“咖”一般出现在终结点事件

中。本研究中，我们提出，“咖”用来“加倍”（Double）终结点意义，使终

结点意义明确、具体（Definitive）。鉴于“咖”的这个作用，我们没有将“咖”

看作是一个完成体标记，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内部体标记。在 Sybesm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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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我们提出“咖”位于内部体结构上 Asp2
0（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阶

段体”）位置。（1）重复如（3），不同的是，（3）里增加了“咖”。 

 

(3) 

 

在这个结构图上，内部体有三个层次：Asp1P 表示终结点意义，Asp3P

表示一个事件是否已经实现。Asp2P 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其具体意

义取决于该位置是否被填充。如果被填充，那么 Asp2P 表示 Asp1 里的中

心语所表示的终结点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句法操作。否则，则可以。但是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同时指出，这一点上，长沙方言与汉语不同。在长沙

方言中 Asp2P 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是否被填充，而且还取决于填充的具体成

分。这个位置上所填充的成分可以用来阻挡进一步的句法操作，也可以是

用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成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成分在长沙方言中都

有显性词汇表示。其中，“咖”用来阻挡进一步的句法操作；与其相反，“哒

进行体”则用来表示所描述的动作正在进行。“咖”与“哒进行体”句法位置相同，二

者从来不同时出现（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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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用来“加倍”（Double）终结点意义，确保其上层中心语里的终

结点不能在进行句法操作的这种用法可以通过（4）进行说明。 

 

（4） a. 他吃 （咖）哒三只苹果。 

       b. 他把三只苹果吃*（咖）哒。 

           c. 这次比赛他输/赢*（咖）哒。 

 

“咖”在（4a）里是具有可选性。而在（4b）和（4c）中则必须出现。

我们必须解释（4a）与（4b）和（4c）中“咖”的用法。说明为什么“咖”在

（4a）这样带有数量宾语的实现体事件中具有可选性，而在（4b）和（4c）

中具有强制性。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实质主要与这些结构特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

在结果补语句和带有数量宾语的实现体动词所表示的句子中，事件的终结

点是组合性的。而在达成体里，终结点意义却是内含的。同样值得关注的

是，在许多其他语言包括普通话和长沙话中，带有数量宾语的实现体动词

所表示的句子或结果补语句子可以表示为进行体 （见（5）），而达成体

动词表示的句子却不能。这些事件中的终结点不能被剥离 （Be stripped 

off）。相对于终结点无法被剥离的句子，“咖”具有强制性。 

 

（5） a. 他在咯熨衣服。 

      b. 他在咯发动他的汽车。 

 

至于“把”字句，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解释，尽管这种句式中的终结点意

义与达成体动词中固有的终结点意义不一样，但是这种句式的结构本身使

然：没有终结点，就没有“把”字结构。与达成体动词一样，但与非“把”字

结构不同，“把”字结构与进行体不能兼容。其终结点不能被剥离。这些情

形里，“咖”的使用具有强制性。在所有其他情形里，尽管含有终结点意义，

但如果能被抽离，“咖”也就具有可选性。 

研究最后，我们还指出，大体上来说，湘语长沙方言中内部体里的三

个位置在词汇上都具有显性词汇表现。“哒完成体”位于 Asp3
o 位置；“咖”和“哒

进行体”位于 Asp2
o 位置；表示结果意义的词汇可能位于 Asp3

o 位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对湘语长沙方言的体貌特征进行了描写和分

析；而且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本研究为认为内部体在体貌系统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分析提供了支持。并且，本研究还强调：汉语不都是一样的。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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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结构一样，但是同一结构上，不同位置上的句法实现方式并不相同。

例如，普通话和湘语长沙方言中，表示“阶段完成”的成分必须在 Asp2
o 上，

但是普通话里没有湘语中的“咖”。而且湘语中有既表示完成体意义又表示

进行/持续意义的“哒”，普通话却分别使用“了”和“着”这两个不同的标记。  

 

 

 

 

 

 

 

 

 

 

 

 

 

 

 

 

 

 

 

 

 

 

 


